
前　　言

臺灣地理位置四面環海且縱深短淺，與

中國大陸近在咫尺，制空權的掌握，實為國

防安全的關鍵。中華民國引進的F-104型機為

第二代輕型空優戰機，其外形酷似飛彈，內

裝上也有諸多先進裝備，是為嚇阻共產勢力

擴張的最佳空防利器。其先後由美國軍援與

軍售(F-104A/B/D/G、RF-104G、TF-104G)，

及原軍售西德、丹麥、比利時、日本等國除

役後存留之F/TF-104G、F-104J/DJ等型機予

我國，共計11批238架(含60架拆零機)。自民

國49年5月15日第一架引進，至民國87年5月

22日除役為止，在臺灣服役共38個年頭，總

飛行時數達38萬小時。時值國慶日前夕，本

人在此時重提此一陳封近60年的舊案，僅憑

記憶追記口述，請葛惠敏博士編著成飛安短

篇，目的不在追究責任，也避免被誤以為本

人有所企圖，僅為心繫近期幾起飛安事件，

心念著空軍飛行安全，藉由此案例供後進引

為殷鑑，如有錯誤遺漏亦請不吝指正。

空中梯隊編組及計畫

民國53年雙十節國慶閱兵，當時我國甫

完成換裝F-104G戰機，該型機具備全天候

作戰能力及倍音速的飛行性能，因此空軍總

部決定將此型機列入此次閱兵分列式，將國

軍最堅強的空中兵力呈現在國人面前，以展

示我空防的實力。空中梯隊各型戰機依次序

為：F-86型機96架、F-100A型機3架、F-104

中華戰史文獻學會理事長　唐　飛　空軍上校　葛惠敏

臺灣面對中國大陸威脅，中華民國引進F-104型機捍衛臺海領空38年空優，是嚇阻共

產勢力擴張的最佳空防利器。本文回顧民國53年國慶閱兵空中分列式，因天候不佳，改

備用計劃，F-104型機梯隊兩機擦撞之失事事件追記口述。其中對高層考慮及備用計劃未

臻周嚴、備用計劃未實施全兵力預演、換裝訓練規劃及執行良窳及部分高層幹部缺乏支

持空軍整體戰力之認知與膽識等陳過記述。F-104型機服役期間114架失事墜毀的高失事

率，計有64名飛行同仁殉職，其中勇氣是有的，但犧牲有些未必是有價值的；後人應不

要再走前人的冤枉路，才是智慧，藉此案供後進引為殷鑑。

關鍵詞：F-104型機、國慶閱兵、空中分列式、高失事率

民國53年國慶閱兵大典

空中編隊安全事故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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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機16架，參演之總兵力共148架組成(含

美軍參演兵力)。1但在國慶大典當日雲幕高

1,200呎，雲層高度不利大編隊低空運動，受

天候影響改採備用計劃執行任務。2備用計劃

即我軍參演的115架戰機，除F-100A三架仍維

持原編隊外，餘改編隊為四機一組菱形隊形

通過，也就是將原來五個16機鑽石隊形的空

中梯隊，劃分成28個菱形的空中梯隊，以長

蛇陣的姿態在低空中活動。

當年受令的F-104型機編隊由第三聯隊第

七中隊的G型機擔綱，當時中隊編制的戰機

為單/雙座機共20架，但甫經一年密集換裝完

成戰備訓練，有數架戰機已屆200小時週檢時

間，中隊妥善機數量已無法滿足參加閱兵空

中分列式正選的16架及再加預備機2架之需

求。因此需以第八中隊A型機4架加入空中校

閱的第個三分隊，以彌補機數之不足。該任

務之領隊分別為七中隊中隊長鄭茂鴻中校(26
期)，餘三個分隊領隊依次為劉憲武少校(31
期)、林鶴聲少校(34期)、孫平少校(32期)；

預備機為唐飛少校(32期)及詹鑑標少校(34
期)。

原主計畫編隊是將第八中隊的4架F-104A

型機放在16機編隊之左側，如果變更備用計

畫時，那4架A型機就放在跟蹤隊形的第三個

編隊。

閱兵經過

當天各編隊在戰管引導下，各批參加空

中分列式的戰機依序進入位於桃園的懷生機

場(舊名：八塊厝飛行場)上空盤旋待命。當

時雲幕高3,000呎，起飛後，就聽到第四分隊

的三號機溫寶良上尉在無線電表示他的起落

架無法收上，於是領隊鄭懋鴻中校即下令由

四號機陪伴他返場落地，同時也指示本人及

詹鑑標分別遞補了第四分隊之第三、四號。

本人即處於位於受校大編隊最後一個分隊三

號機位置。

飛機越往北飛雲層越低，氣流也相當不

穩定。本人位處於20多個編隊的最後一個分

隊的三號機位置，也就是俗稱龍擺尾時會被

甩得最痛苦的位置，但也是對處於編隊全景

看得比較清楚的位置。當時本人就發現空中

操演區附近許多的天線高塔，不時在飛機翼

尖旁出現，飛安的警覺性立即油然而生，但

如在此時提出示警，這必然會加重總領隊的

心理負擔。所以決定退而求其次，儘量注意

自己的周遭環境。

本人往臺北市區方向望去，只見低空已

被密雲所覆蓋，明確知道這種天氣實在不適

合舉行大規模空中分列式，以合理的推斷，

如果第一架飛機以2,000呎進入臺北市，後續

1 依民國五十三年空軍年鑑記載：「本年國慶閱兵大典，本軍參加受校部隊，分空中分列式及地面分列式，

空中分列式由第一、二、三、四、五聯隊之F-86F機九六架，F-100A三架，F-104G十六架，共計一四八架組

成，……」。

2 原主計畫由五個聯隊各機種梯隊組成十六機鑽石隊形的空中分列式，備用計劃調整成為由一個F-100A的三

機編隊及28個由四機菱型組成的跟蹤隊形。(不計美軍參演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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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中梯隊為了讓閱兵臺上的大閱官及民眾

可清楚觀看，高度必須依次逐漸遞減情況下

進入，等到排在最後的F-104型機進入臺北

市，高度將會低到什麼程度？雖然大家都希

望能讓民眾可以看到空中分列式強大的戰機

陣容，但是在這種天候下進行，實在不是很

恰當。

國慶大典在早上十點整正式開始，機群

脫離待命區，以跟蹤縱隊由淡水河口進入陸

地，再適時左轉後經由圓山飯店右側，右轉

並下降高度準備進入最後航線通過校閱臺，

此時全編隊皆已靠攏，參與校閱的各分隊為

減低受到前編隊尾流的影響，所採取的少量

高度差，累積至墊後位置的F-104型機二個

分隊，已低於安全高度。當時本人職務雖僅

為分隊長但累積飛行總時數已超過三千多小

時。但位在大編隊墊後的F-104型機隊，在低

於圓山飯店右側下方通過右轉時，本人的飛

機受前方編隊群形成的強烈尾流影響，使飛

機極不穩定的持續跳動，需用雙手才能穩住

飛機保持編隊。

自此時起，耳機一直收到空軍地面指揮

站，以其極濃厚的鄉音引導領隊，下達修正

航線的指令：「偏左、偏右了！」不斷的發

話，佔據了整個波道。當我隨著長機即將通

過總統府時，在眼睛餘光中看到飛機左前方

有一個高聳的物體，那物體高度似乎已超過

我們的飛行高度，隨後確認是中國廣播公司

的天線。

要知道，在飛行過程中，20多個分隊

的縱隊，總領隊每次的航向修正，尾流就會

讓尾端的分隊甩得多麼的厲害！倒數第二個 

F-104A分隊為顧及後面還有一個分隊，動作

不敢太大，反而墊後的最後一個分隊因已無

顧慮，而先回到了軸線上。但F-104A分隊卻

慢了半拍，尚未回到大編隊軸線時，以致我

前一分隊編隊在左邊的三號機左翼尖油箱撞

及中廣天線而使部分油箱組件脫落而下墜。

但當事人知道此時正在校閱臺前，他仍沉著

保持隊形直至離開校閱臺視界後，才開始疏

離其編隊。本人的飛機通過閱兵臺後，看見

撞到天線的飛機已經脫離編隊開始爬升，就

在他拉高之際，本人又發現那架飛機左翼尖

的副油箱前半段已被撞掉，大量燃油正由左

副油箱向外狂洩，可以確認飛機撞上那根天

線了！

受創飛機的飛行員是張甲上尉(39期)，

他將飛機拉起先飛向海上，找出自己座機所

受到創傷程度和能否安降？待飛抵海上後模

擬降落安全程度。與張甲同編隊最後面的王

乾宗上尉緊跟著張甲拉高，應是想替他檢查

飛機受損的情形。同時，我這個編隊的長機

孫平少校用無線電通知本人暫代領隊，然後

孫平也將飛機拉起，朝著張甲的飛機飛去。

本人將飛機飛到長機的位置，清楚的看

見了前面編隊狀況，張甲的飛機飛在編隊的

左上方，王乾宗飛在張甲的左下方，孫平則

由王乾宗的左後方對著張甲的飛機飛去。以

本人的方向角度看張甲的飛機雖受損不輕，

但似乎還可以操控。

孫平的飛機飛到王乾宗的左後方，他呼

叫王乾宗回到他原來編隊的位置，改由他自

己來伴隨張甲的飛機。當時本人認為以孫平

的資歷及經驗來看，在伴隨飛行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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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狀況，張甲更是以為本人飛現他的飛機發

生異常狀況，提醒他跳傘，於是回了一聲：

「你叫誰跳傘？」

飛在最前面的總領隊由無線電通話中知

道編隊出事了，卻無從得知到底發生什麼事

情，於是他也在無線電中詢問，編隊中有人

說了一句：「後面有飛機相撞了！」這一來

無線電中更是充一片吵雜聲。

總領隊知道飛相撞後，一時竟沒有任何

反應，對無線電雜亂通話似乎也不知道如何

處理，任由大家在空中詢問。

一百多架大編隊雖然還保持著隊形，但

大家的心情都開始浮動，本人知道這樣的情

況若不加以控制，說不定還可能有其他更嚴

重的狀況發生，為了整個編隊安全，因此按

下通話按鈕平穩且鎮定的說：「保持無線電

靜默！」，如此起了穩定的作用，無線電中

雜亂的通話也就平靜下來了。

陳過記述

此次的撞機失事事件發生已多年，一直

少有先進傳授過事件的完整報導，本人是此

次事件看得比較清楚的人，覺得應將真相公

諸於眾人之前，盼能對歷史有一正確記述，

亦使空軍後進得以參考引為借鏡。

一、高層考慮及備用計劃未臻周延

在上有雲層，下有各種高聳建築物等

應該可以提供張甲較為妥適的建議。那時整

個大編隊已經飛到當時的臺北縣土城一帶，

按照當天的航線規定，編隊應該在那裡右

轉，經過桃園機場出海，所以王乾宗在飛返

原來編隊位置時，他那個編隊的長機林鶴聲

少校正開始隨著前面的編隊右轉。由本人的

位置看去，王乾宗的飛機由編隊外圍切進編

隊內圈時，林鶴聲的飛機正巧就在他的前上

方！

本人警覺到王乾宗接近長機(林鶴聲)的

速度太快，即可能有撞上長機的危險，於是

立即按下無線電通話鈕，想提醒兩人「注

意」，但是那兩架飛機仍以快速的接近率接

近中，王乾宗在兩機相撞前的一剎那，大概

也警覺危險，於是他壓下左翼，想將飛機反

轉，然而左翼雖然立刻下垂，飛機受到慣性

的影響卻未能及時改變方向，而照著慣性作

用，繼續向林鶴聲的飛機衝去。3

這一切在瞬間發生，本人雖已按下通

話鈕，但還來不及說任何話就已相撞。本來

想警告兩人，見到兩機相撞後，未經思索脫

口而出的竟是：「跳傘！跳傘！」，然卻未

見反應，在目睹那兩架飛機相撞後，失控的

衝向地面全毀，沒有飛行員由飛機中彈射出

來。4

本人在無線電的大聲提醒，驚動了整個

編隊。前面編隊的飛機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

3 本人家和林鶴聲家平時走動甚勤，事故發生後遺孀林女士，來本人家哭倒在床上，內人在盡力安慰她的同

時，了解到她深愛丈夫的程度。她為遠離傷心之地，�女遠去加拿大，並刻意與舊友們中斷連繫，本人和內

人一直傷感不已。

4 F-104A型機分隊的4架飛機，其中二機全毀人員殉職，一機重創(張甲座機左翼尖油箱撞塔時左翼根産生三

吋之移位，費時一年結構重建修復，隨八中隊換裝G型機時，該機隨隊經由美國轉交美另一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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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下，原非合宜待命區，在此盤旋待

命危險性很高。能安然渡過待命區的險境一

是運氣，二是當時部隊訓練的紮實。運氣好

所以沒有發生意外，但好運氣不會一再跟隨

著我們；也因當時的飛行員普遍具有F-47及

F-86等型機累積的豐富飛行經驗。然至多年

後的今日，本人還是難以忘懷當時不斷迴避

地障的危險。相信當時處於現場外的上級長

官們是完全身處局外，可能對此類飛行任務

沒有體會。

最令本人印象深刻的是空軍總領隊在

事後出言：「肇事機的分隊太低了！」，此

語實在失之輕率了。因為在空中長縱型大編

隊，每個分隊在大編隊軸線上都需取得必要

的高度差，且尾端分隊距地障之安全高度責

任，在總領隊而非各分隊，但總領隊不知狀

況，也在空軍地面管制臺的掌握之外。每一

個分隊長的責任在保持在軸線上，和保持與

前一分隊的安全高度差。在大編隊總領隊不

斷修正航向時，逐次反應到末端分隊時，因

時間差的因素，墊後最後一個分隊可以較大

動作修正，才能迅速回到軸線上，但倒數第

二分隊就不能這樣做，這是一個通識問題，

它的動作就必須要柔和。就因肇事的分隊還

未迅速回到大編隊軸線上，張甲才撞到中廣

天線。因此，處於通過閱兵臺階段，原應避

免輕易更改航向，總部管制臺卻在此時不停

的發話要求做航線修正，大編隊在不斷調整

航向下，為肇致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

二、備用計劃未實施全兵力預演

第一次預演僅16機領隊參加，第二次預

演4機領隊參加，沒有實施過全部兵力預演。

且預演時天氣良好，沒有機會發現低雲層時

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二十多個四機菱形跟蹤

分隊，墊後的F-104型機各分隊會被甩得多厲

害？高度差將會是多少？是成為發生事故的

關鍵點。這些空軍總部和總領隊未能先掌握

的飛安風險，「莫非定律」發生了。

多年後的今天，本人重提本案目的並不

在追究責任，而是有感於事後涉有責任的各

級長官在檢討會中，除三聯隊自我檢討外，

竟然沒有一個階層的單位自我檢討。檢討會

草草結束。此案也不再有人過問。「掩飾、

推諉、塞責」是改過進步的障礙，上行下效

就此為一個部隊的種下了危機因子。

三、換裝訓練規劃及執行良窳

回顧自民國49年第八中隊接收F-104A型

機已3年半時，因諸多因素導致妥善率無法達

到標準。此時，第七中隊甫完成F-104G型機

訓練擔任戰備，上級仍規劃七中隊領軍參加

閱兵典禮，但部分機週檢屆期，妥善機數已

不足閱兵所需，仍令八中隊支援一個F-104A

型機分隊加入。此際，第八中隊提出之參加

閱兵分隊人員名單，就顯示有不滿之意，因

為所指派的分隊成員資歷，皆較第七中隊人

員為資淺，未料結果卻出了意外。

檢討該F-104A型機分隊事故基本原因需

回溯第八中隊接收A型機之始即面對諸多不

利因素，因A型機生產總機數有限，且美在

決策軍援一個中隊F-104A/B型機予我國時，

當時在缺乏前導計劃下，F-104A/B型戰機與

美空地人員即開始空運來臺。飛行、修護與

補給技術命令皆僅有英文版本，造成我空地

人員不容易將訓練內容全部吸收。加上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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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區美空軍後勤系統尚無F-104型機系統

零、附件器材庫存補給，造成飛機妥善率極

低，飛行訓練也隨之延宕，戰力偏低。但也

為空軍在爾後接收F/RF-104G的工作上提供了

改進的參考。

接著，第七中隊換裝F-104G型機美方

計劃延期一年交機，中隊針對未來全天候作

戰任務，乃積極加強飛行訓練著重儀器與夜

間訓練等課程。並針對G型機四項新武器系

統：MH-94 APC自動飛操系統、自動駕駛

儀、火控雷達系統、LN-3慣性導航系統及全

機新型裝備系統。在美方提供訓練後，中隊

仍慎選資深人員任教官再複習過一遍，以保

障中隊參訓人員在開訓之前，已確實熟悉全

系統。這種紮根實在的方式，奠定了第七中

隊換裝訓練的成功基礎。

四、部分高層幹部缺乏支持空軍整體戰力之

認知與膽識

我空軍賦予F-104G擔任全天候防空警戒

任務，與爭取臺海空中優勢任務，隨後又賦

予支援地面作戰等任務。F-104G飛機固然有

廣泛多元的能力，但飛行員每月除了作戰和

演習外，訓練能分配的飛行時間，不足以達

到且保持熟練的程度，日久就埋下了飛行不

安全的因子。

不同於美空軍防空司令部之F - 1 0 2與

F-106型機皆為雙座機。西德和我高層都犯了

同樣的錯誤，要求部隊同時兼具對空和對地

任務之能力，忽略了每一飛行員每月飛行訓

練時間有限，不可能保持「全能」飛行任務

能力，高層忽略的結果，導致了高失事率。

以致於F-104G型機被歐洲人賦予了「飛行棺

材」的稱號。

當時，三個中隊的換裝計劃，第一個中

隊的換裝F-104A遭遇的挫折情有可原。接著

第二個中隊接受更新型的F-104G型機，在中

隊全體空地勤人員熱誠的投入之下，順利的

擔負起全天候防空作戰戰備，期間美顧問組

之支助及貢獻甚大。

第三個中隊跟續接收F-104G型機時，上

級屈服於其他聯隊均反對F-104型機選優派任

之壓力，三聯隊第二十八中隊終須以原有人

員接受新機訓練，結果不出所料，整個換裝

訓練中飛行事故連連，後續的發展是拖累了

聯隊的戰力和F-104G型機的名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七中隊G型機

單座飛行員操作難度高，基於安全規劃飛行

員的訓練在飛行屆滿100小時後，才開始實施

夜間飛行訓練十架次。通常飛行訓練上午二

批次，下午一架次或夜間二架次(終昏前三十

分鐘起飛一架次，全黑夜一架次)。全賴空

地勤人員旺盛士氣與企圖心，終於如期、如

質完成換裝訓練，開始擔任全天候晝夜防空

作戰戒備，並保持三年半沒有飛安事故，可

以證明高失事率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上級建

立了信心後，卻未深究為何能保持良好飛安

的原因，終而導致下一個中隊換裝發生了悲

劇。

第二十八中隊隨後開始換裝G型機，因

各聯隊反對再被抽調優秀人員，在總部為難

之際，聯隊只得由原中隊飛行人力開始換裝

計劃，結果立即反映在飛行失事上，中隊戰

力與士氣顯也難以維持。在友(美)軍之F-104
部隊也有採選擇人員成功先例，及七中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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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先例可援，上級(總部)卻未能掌握關

鍵戰力重要，支持優先選用人員的重要性和

制度，姑息因循方式而重蹈覆轍。

回憶陳過，本人綜觀認為F-104G型機之

性能與四新武器系統，掌握台海空優，減低

了其餘各部隊爭取新裝備之壓力，卻因空軍

高層不能夠貫徹支持高性能戰機選優人員政

策。提高了F-104型機部隊失事率徒損寶貴

的戰力，皆因部分高階幹部缺乏支持空軍整

體戰力之認知與膽識。這是本人多年來的感

受，並無意氣或偏見成份在內。

曾有人以西德空軍F-104G型機的高失事

率，企圖掩飾我空軍的F-104型機高失事率，

實為不智之舉。二戰後西德在東德軍力壓力

之下，待國力日增之後，規劃建立一支為數

900架的F-104G型機部隊，各級飛行人員皆為

二戰後的新生代，從初、高級及飛行訓練皆

在美國「一口氣」完成。然而這些年輕飛行

員回到歐洲後，面臨的是歐洲冬春兩季低雲

不利的天候，高失事率應不是意外。

結　　語

對我國而言，換裝F-104型機是空軍當時

一項重大建軍的挑戰，凡基地整建、人員招

募、換裝訓練、修維護能量與制度建立、戰

備整備、失事預防、壽期延長等不一而足。

回顧二十餘年前，F-104型機高失事率，計有

114架失事墜毀，64名飛行同仁殉職，勇氣是

有的，但犧牲有些未必是有價值的。後人應

不要再走前人的冤枉路，才是智慧。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空軍F-104型機

確保了臺海38年空優，對臺灣的經濟繁榮與

人民生活安全的屏障。對社會的貢獻無需在

此贅言，但多年來每遇舊日學長、同僚們的

遺孀、子女，每每強壓內心的刺痛，日日以

如何努力爭取飛行安全為念。本人仍期盼以

「雖千萬人吾往矣」精神，在F-104型戰機功

成身退後，空軍飛行員仍應本著「翱翔千萬

里，心思細如絲」的精神，接受更嚴格的挑

戰。本文也藉「民國53年雙十節閱兵空中編

隊安全事故回顧」，就便檢討F-104型機在空

軍歷史中的定位，也以此敦請學長前輩與後

進們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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